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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汉画像石方位划分参照物

王 倩

摘 要:汉画像石将位于方位中央者作为参照物，其方位模式为左东右西，这与现代制图学左西右东的方位结构截然相
反。以实物或人作为参照物划分左右的做法并非画像石所独有，它是汉代仪礼普遍遵循的方位划分原则。汉代君王佩
剑、军队行军布阵、官吏车马出行以及男女行路，均将位于中央者作为界定左右之参照物。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界定
上，汉画像石与现代制图学是一致的，但二者方位模式中的左右位置恰好相反。这是因为现代制图学划分方位的参照物
是地图观看者，画像石的方位参照物为现实空间中的实物或人，地图观察者的位置与现实空间中实物或人的位置恰好相
对。因此，研究者在表述汉画像石方位时，不应遵循现代制图学方位界定的原则，而应遵守汉代文化象征体系方位划分
的规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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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n groups． In all these practices，the objects or people at the center were designated as the reference． In terms of the direction
positioning，Han-Dynasty stone carvings were in line with modern cartography in defining the two axis of the east-west and the
south-north，but its position of the east-west was opposite to modern cartography． This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modern cartograph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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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引 言

众所周知，现代制图学的方位模式上北下南、左西右

东。该方位模式为 19 世纪后半期现代地理学创造的一套

制图原则，而不是现实世界空间结构呈现的方位模式。
换言之，上北下南、左西右东的方位模式并不是自古以来

就有的，它是现代地理学为建构现实物理空间结构模型

而遵循的制图规约，其适用范围仅限于现代地图。仔细

分析便知，现代制图学方位模式为十字形二分结构，垂直

方向被称为上、下，水平的方向则称为左与右，上与下、左
与右，在同一方向上分别相反。上与下，左与右，实际上

是以地图观察者为参照物而划分的，观察者的上方为北，

下方为南，左方为西，右方为东，由此出现上北下南、左西

右东的方位模式。换言之，地图的观察者是现代制图学

方位划分的参照物，也是其方位结构的决定因素。
那么，当研究者界定汉画像石的方位时，是否能够采

用现代制图学上北下南、左西右东的方位模式加以表述?

答案是否定的。原因有两点: 第一，汉画像石是丧葬艺

术，置于墓葬中的汉画像石是为了死者而设计的，死者下

葬后墓葬随之封闭，一般人难以见到画像石，很难想象汉

画像石的制造者会从观察者视角出发设计其方位模式;

第二，汉画像石是汉代社会与文化的产物，其生成时间远

远早于现代制图学，其方位模式亦是按照汉人关于社会

墓葬方位的认知而设计的。因此，研究者在表述汉画像

石的方位模式时，不应根据现代制图学的方位划分规约

表述其方位模式，应从图像持有者的立场出发加以探讨。
那么汉人是根据什么来划分汉画像石方位的? 其方位模

式是否也是上北下南、左西右东呢? 问题的回答离不开

具体情境，本文先就汉画像石方位划分的参照物开始探

讨，在具体论述过程中逐一解决问题。

二、汉画像石方位划分参照物

方位是针对参照物而言的，方位模式因参照物不同

而不同。因汉画像石中西王母图像具有明显的方位意

识，我们关于参照物的探讨从西王母图像开始。由《中国

画像石全集》与《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·图像卷》二书提

供的图像资料统计可知，①汉画像石中刻画的西王母图像

共计 96 幅，其中与东王公配对出现的有 41 幅。这 41 幅

西王母与东王公图像的普遍特征是: 第一，它们成对出现

于汉画像石中，表现了非常明确的方位意识; 第二，西王

母位于右边，东王公位于左边。需要加以强调的是，这里

的左、右并非是现代制图学平面地图意义上的左、右，而

是现实建筑空间的左、右，具体包括原石的左、右方、墓葬

大门的左、右立柱、祠堂大门的左、右山墙。从汉画像石

刻画的图像情境来看，东王公所在的位置象征东方，西王

母所在的位置象征西方。这样就出现了东王公在左在

东、西王母在右在西的情况，二者反映出来的方位概念为

左东右西。在这种情景下，划分方位模式的参照物就不

是观察者，而是画像石所在墓葬建筑的大门或原石。这

类图像多半刻画在陕西榆林与绥德地区的墓门立柱上，

下举一例加以说明。
陕西神木大保当出土了 14 座汉画像石墓葬，其中较

为重要的墓葬分别是 M1、M3、M5、M11、M16、M18、M20。
编号为 M16 的墓葬较为典型，不妨将其作为阐释案例。
M16 墓葬坐西朝东，方向 100°，形状呈 C 型，主体结构由

封土、墓道、封门、墓门、甬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。M16 墓

葬的墓门由门梁、门楣、门柱、门扉及砖筑门限等部件组

成，②整个墓门宽 1． 54 米，高 1． 44 米，墓门诸构件皆为画

像石。M16 墓门的门楣石刻有画像，画面分为上下两栏，

以凸起隔棱间隔。门楣上栏画面为西王母，下栏画面为

荆轲刺秦王。门楣石上栏画面右端刻一月轮，旁有三青

鸟立于云气上，三青鸟右侧有羽人、捣药玉兔，玉兔右侧

的西王母戴胜着袍端坐于悬圃之上，一童仆立于西王母

身后左侧。门楣石画面的上栏左端刻一月轮，由一龙四

凤牵引的车辆向西王母方向飞驰，一男子坐于车内，羽人

驾龙于车后护驾。门楣石下栏画面为荆轲刺秦王，因与

方位无关，不做细述。M16 墓门的右门柱石内栏上端刻

有牛头西王母，外栏刻有仙鹤、九尾狐与仙鹿等神话动

物。墓门的左门柱石内栏刻有鸡头东王公，外栏刻有神

鸟等。墓门右门扉石上端刻有朱雀，中端刻有铺首衔环，

下端为白虎。左门扉石上端刻有朱雀，中有铺首衔环，下

有青龙。
从 M16 墓门的整体结构来看，它是基于汉代的方位

意识而设计的，因为 M16 墓葬门楣、门柱与门扉均以刻画

的神话图像表明其具体方位。门楣石两端刻画的日轮与

月轮分别象征了东方与西方，日出于东而月生于西，此处

日月同在的场景具有明显的方位象征意味。若以门楣石

作为参照物，那么便有太阳在东在右、月亮在西在左的方

位模式。根据汉画像石与汉代神话文本的表述，西王母

为西方世界神明，东王公作为东方世界神明，那么 M16 墓

葬右门立柱上刻画的牛头西王母象征西方，左门柱立上

的东王公象征东方。同样，以门柱作为参照物，便可得出

有东王公在东在左，西王母在右在西的方位图式。值得

注意的是，在墓葬左门扉上的白虎与右门扉的青龙胯下，

分别墨书“青龙在左”、“白虎在右”四字，③ 这就直接表

明，青龙图像所在的方位为左，白虎图像所在的方位为

右。仔细观图可知，这里的左与右均以门扉作为参照物

而设定。若以图像观察者为参照物，那么就会有苍龙在

右、白虎在左的场景，它与图像上的文字“青龙在左白虎

在右”的表述相矛盾，更与汉代的五行思想格格不入。根

据汉代五行观念，青龙为木为阳，白虎为金为阴，木者生

于东，金者生于西，故苍龙在东，白虎在西。据此，我们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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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汉画像石方位划分参照物

归纳出白虎在左在西，青龙在右在东的方位图式。
从上述分析可知，以门楣石为参照物，其上刻画的图

像方位图式为左西右东; 以门扉为参照物，门扉与门立柱

刻画的图像方位模式为左西右东。据此可知，以画像石

为参照物，M16 墓葬刻画的图像方式模式为左西右东，其

参照物是画像石，而不是画像的观察者。这就意味着，

M16 墓葬方位的参照物不是画像的观察者，而是门楣或

门扉，二者皆为画像石。
汉画像石以实物自身作为参照物划分方位的规约不

仅仅体现在西王母图像中，还体现在天象图中。如果我

们仔细观察河南南阳麒麟岗汉墓出土的天象图就会知

道，④西王母图像的方位模式与天象图描述的方位模式是

一致的。这幅南阳麒麟岗汉墓出土的天象图由九块石板

组成，中心石板上刻画的形象为天帝，其余各个石板上刻

画的均为象征方位的神话形象。我们按照距离天帝的近

与远来描述这幅画面: 天帝头戴山型冠，跽坐于画面中

央。天帝上方站立的神鸟为朱雀，下方为玄武，左方为青

龙，右方为白虎。青龙左方是日神，日神戴冠，人首蛇身，

上身着衣，怀抱太阳，日轮中刻有三足乌，躯生两爪。日

神左边刻画的是北斗七星，斗柄之间以云气相贯。天帝

右方是白虎，白虎的右方是月神，月神人首蛇身，头戴高

冠，着裙，躯生两爪，怀抱月亮，月中有蟾蜍。月神右边是

南斗六星，云气贯于各个斗柄之间。
稍具汉代天文知识的人观察片刻便会发现，这其实

是天空秩序与方位的图像叙事: 作为宇宙最高神的天帝

统领宇宙东西南北四个方向，同时统摄日月与星辰的运

行。天帝的左方是青龙、太阳，右方是白虎与月亮，天帝

的上方是朱雀，下方是玄武。青龙、白虎为神话动物，具

有明显的方位象征意义。王充《论衡·物势篇》云:“东方

木也，其星苍龙也; 西方金也，其星白虎也; 南方火也，其

星朱鸟也; 北方水也，其星玄武也”( 49) 。苍龙即为青龙，

朱鸟即为朱雀。另外，太阳象征东方，月亮象征西方。由

此可知，天帝左方是东方，天帝右方是西方，天帝上方是

南方，天帝下方为北方。在汉代的天象图中，天帝即为北

斗，为宇宙中心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为此提供了明确的描

述:“斗为帝车，运于中央，临制四乡。分阴阳，建四时，均

五行，移节度，定诸纪，皆系于斗”( 司马迁 1205 ) 。可以

断言，这幅汉画像描绘的是以天帝为中心一点四方式的

天象图，而确立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参照物为位于中央

的天帝。换言之，该画像采用了以天帝为参照物来描绘

四方天象的做法，位于画面中央的天帝既是统治宇宙四

方的至高神，也是划定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基准。

倘若进一步细分便会明发现，南阳麒麟岗出土的这

幅天象图反映了以天帝为参照物而形成的一个十字形方

位图: 上方为南，下方为北，左方为东，右方为西。就像前

文所说 M16 墓葬刻画的西王母图像方位模式一样，南阳

麒麟岗汉墓画像描述的方位模式依然是二分式的，水平

空间被划分为东西、左右，垂直空间为南北、上下，东与

西、左与右南与北、上与下、互相对立。此种宇宙方位模

式与西王母的图像方式模式恰好吻合，⑤与现代制图学上

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位结构相反。不管是水平还是垂直

层面，其划分方向的参照物均为位于中央者。这就表明，

以实物自身作为判断左、右是汉画像石墓普遍遵循的规

约，它与现代制图学划分方位的规定有着本质性差异。
以实物作为方位划分参照物的做法并不限于汉画像

石墓葬，实际上，它是汉代画像墓葬普遍遵循的方位划分

依据。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很多，我们无须赘言，只要看

看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小板申东汉晚期一号汉墓的

“幕府东门图”便会明白。⑥这幅“幕府东门图”刻画了四

种汉代官职:“左贼曹”、“右贼曹”、“左仓曹”、“右仓曹”，

四种官职的具体名称见于四位官职形象上方的文字。若

从观者视角观看整幅画面，那么就会发现，“左贼曹”官吏

形象位于观察者右方，“右贼曹”位于观察者左方; 同样，

“左仓曹”官吏形象位于观察者右方，“右仓曹”位于观察

者左方。为何汉代的官职形象之位置与汉墓壁画描述的

左右方位图式相反? 若以图像为参照物观之，便会很容

易理解其方位模式:“右贼曹”位于图像右方，“左贼曹”位

于图像左方，“左仓曹”和“右仓曹”同样如此。这样，左、
右贼曹，以及左、右仓曹之官吏图像在壁画中所处方位便

极为明了: 左、右贼曹位于图像左右两侧，左、右仓曹位于

图像左右两侧。这幅壁画虽然刻画的是官职，但其刻画

的图像方位布局反映了汉人以实物或形象划分方位的

理念。

三、汉代仪式方位划分参照物

汉画像石为丧葬艺术，其界定方位的规约并不局限

于汉墓，而是普遍存在于汉代文化空间，尤其是汉代的仪

式空间之中。需要加以指出的是，作为宽泛意义上的仪

式，其空间范畴包括建筑空间、符号空间与认知空间三种

类型，其中建筑空间强调空间的实物性，而符号空间与认

知空间则偏重于空间的象征性。本文论及的仪式空间包

括以上三种仪式空间的范畴，并不限于物态意义上的仪

式空间。

据《晋书·舆服志》记载:“汉制，自天子至百官，无不

佩剑，其后惟朝带剑”( 房玄龄 771 ) 。事实上，佩剑已经

成为汉代男性身份与地位的一种象征，即便是统治天下

的君王，也要在公开场合佩剑。“孝文皇帝［……］贵为天

子，富有四海，身衣戈绨，足履革舄”( 班固 2856 ) 。作为

仪式行为的佩剑，佩者要遵循各种规定，佩戴刀剑的方位

亦有各种不同的象征意义。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·服制

像》中这样描述: “剑之在左，青龙之象也。刀之在右，白

虎之象也。韨之在前，赤鸟之象也。冠之在首，玄武之象

也。四者人之盛饰也”( 34) 。由此可见，佩刀所处方位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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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深意，它强调了左与右两个方位的象征意义: 左为青龙

之象，右为白虎之象。而这里的左与右，是以佩剑者来划

分的: 佩剑者左手方向为左，佩剑者右手方位为右。佩剑

者前方为前，佩剑者后方为后。正是基于此种方位参照

物，出现了左青龙、右白虎、前朱雀、后玄武的佩剑仪式方

位。在以实物作为参照物的前提下，汉代佩剑仪式方位

模式与前文所述南阳麒麟岗画像石天象方位模式完全相

同，其水平方位模式与汉画像石表述水平方位模式完全

吻合。

除却佩戴刀剑仪式之外，汉代行军仪式同样遵循以

实物作为划分方位参照物的规约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曰:

“行，前朱鸟而后玄武，左青龙而右白虎。招摇在上，急缮

其怒。进退有度，左右有局，各司其职”( 阮元 1250 ) 。郑

玄在此段后注云:“以此四象为军阵，象天也”。这就直接

表明，汉画像石描绘的天象方位模式与汉文本表述的天

象方位模式完全一致，而其划分方位的参照物是位于军

阵中央统帅的战车。进一步说，以神话形象或军队统帅

战车为参照物来划分天象方位与行军布阵方位是汉人一

贯的做法。或者可以这样说，汉代的宇宙方位与行军方

位，乃至于马车左右之位置的界定，皆以位于中央者为参

照物而划分，不存在现代制图学那种将观察者作为划分

方向的做法。
诸多文本中皆有关于汉代行车仪式的描述，我们不

妨先看看班固在《汉书·景帝纪》中的表述:“令长吏二千

车朱两轓，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”( 149) 。该页颜注引应

劭曰:“车耳反出，所以为之藩屏，翳尘泥也。二千石双

朱，其次乃偏其左，軓以簟为之，或用革。”值得注意的是，

这里出现了官员行车朱两轓与朱左轓的情况。朱两轓就

是将两边的车耳全部涂为红色，而朱左轓则是将左边的

车耳涂为红色。《晋书》同样表述了这种行车仪礼制度，

《晋书·舆服志》云: “中二千石以上，右騑。千石、六百

石，朱左轓。车轓长六尺，下屈广八寸，上业广尺二寸，九

丈，十二初，后谦一寸，若月初生，示不敢自满也”( 房玄龄

762) 。这里尚存的疑问是，“朱左轓”中的“左轓”是针对

什么而言的? 换言之，界定“左轓”的参照物是什么? 我

们从文本表述中无法求得问题的答案，出土的东汉墓葬

壁画为此提供了图像标本。1995 年河南荥阳市王村乡苌

村东汉墓壁画中有一幅“北陵令车图”，⑦ 图中题榜曰:

“供北陵令时车”。据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记载，“县令、
长［……］万户以上为令，秩千石至六百石”( 班固 742 ) 。

可知北陵令这种官吏在当时的俸禄为千石至六百石，其

所乘之车即为轓车。从荥阳东汉墓壁描绘的情境来看，

乘坐者左边的车耳为朱红色，“朱左轓”即为将乘坐者左

边的车耳涂以红色，这里的左是以轓车为参照物而划定

的，轓车前进的方向为正方向，“朱左轓”实际上描述了轓

车左车耳涂以红色的车体特征。
“汉代马车与先秦马车一样，以左位为尊，因此一辆

容纳两人的轻车( 小车或轺车) ，左位必定是车主之位，右

为则为御手之位”( 练春海 180) 。在这幅画像中，图像的

绘制者即为观察者，他在绘制这幅车马出行图时，将自己

想象成位于车马左侧的观者，此视角下的正前方即为车

主方向，其左方为轓车前进之方向，其右方为轓车之后舆

( 车箱) 。若以观察者视角出发视之，则涂以红色的车耳

位于右方，那么朱左轓就变成了朱右轓，即将朱左轓描绘

为朱右轓。这不仅无法描述轓车左车耳涂以朱色的特

征，更与汉代的官制与礼制相矛盾，从而犯了根本性的

错误。

在汉代行车仪式中，与“左轓”类似的一种做法是“右

騑”，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对此有较为详尽的描述:“景帝中

元五年，始诏六百石以上施车轓，得铜五末，轭有吉阳筒。
中二千石以上右騑，三百石以上皁布盖［……］公、列侯、

中二千石、二千石夫人，会朝若蚕，各乘其夫之安车，右

騑，加交帷裳，皆皁”( 司马彪 3648 ) 。这里所说的騑为騑

马，右騑即为騑马居车右。即将安车作为参照物，安车前

行方向为正方向，乘坐者的右手方向就是车右。这里的

右騑之方向与方位参照物，与前文所述的左轓相同，不再

赘言。

汉代的仪礼极为繁复多样，除了车之左右各有规定

之外，人与车各自的行路方位亦各有不同。《礼记·王

制》曰:“道路，男子由右，妇人由左，车从中央，父之齿随

行，兄之齿雁形，朋友不相逾”( 阮元 1347 ) 。不难理解，

这里的左、右、中央就是道路的左边、右边与中央。就像

车之左右一样，道路的左右两方并不是以观察者为参照

物而确立的，而是将道路作为划分的依据，因为“车从中

央”这句话已经极为明确地表明了此种划分的参照。可

以肯定，汉代仪式空间的水平方位皆将位于中央者作为

划分依据，不存在其他规定。甚至到了宋代诗人苏轼笔

下，充满世俗性的打猎行为之左右也是按照这种规约划

分的。苏轼的《江城子》对此有生动描绘:“老夫聊发少年

狂。左牵黄。右擎苍。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。为报倾

城随太守，亲射虎，看孙郎。”词中的左与右，实为打猎者

的左手与右手方向，猎者为此处左与右的参照物。

余 论

汉画像石墓葬空间模式与汉代仪式空间模式，均以

实物作为划分东西方向的参照物。就出土画像石墓葬与

汉代仪式而言，其方位模式为左东右西，划分左右的参照

物是位于中央的实物或人，从未有过将观察者作为参照

物的情况。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界定上，汉画像石与

现代制图学是一致的，但二者方位模式中左与右的位置

是相反的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现代制图学的方位以观察

者为参照物，观察者的位置与现实空间中方位参照物的

位置是相对的，由此便出现二者左右方向相反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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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汉画像石方位划分参照物

汉代画像石是汉代丧葬艺术，其方位模式基于汉代

文化象征体系而形成，它所遵循的方位划分规约与汉墓、
汉代仪式空间方位的划分依据是一致的。研究者在表述

汉画像石方位时，应遵循情境性原则，从画像石持有者的

立场出发加以阐释。也就是说，研究者在阐释汉画像石

墓葬方位与画像石描述的方位时，应遵守汉代文化象征

体系划分左方位的规约，将位于方位中央者而不是观察

者作为划分方位的参照物。

注释［Notes］

① 参见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: 《中国画像石全

集》( 全 8 册) ( 济南: 山东美术出版社，2000 年) ; 迟文杰

主编:《西王母文化研究集成·图像资料卷》( 桂林: 广西

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9 年) 。
② 图片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、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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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 所刻文字情况，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、榆林市文物管

理委员会办公室编著: 《神木大保当: 汉代城址与墓葬考

古报告》( 北京: 科学出版社，2001 年) 63。
④ 图片参见黄雅峰主编: 《南阳麒麟岗汉画像石墓》( 西

安: 三秦出版社，2008 年) 62，图 42。
⑤ 关于西王母图像方位的具体阐释，请参看王倩: “左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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